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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些 天 ，在 普 集 镇 与 乾县县
城之间 的 公 路上 ，一 辆 大 客车 翻
入沟 中 ，造 成 死 四 十 三人，伤 三
十九 人 的 悲 剧 。据报 载 ，造 成 这
次事 故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，是 超
载。

惨祸 发 生 之 后 ，我 从 西 安 乘
车西 行 ，发 现 事 情 有 了 变 化：所
有客 车 开 出 前，都 要 经 受 检 查 ，
一律 不 准 超 载 。亡 羊 补 牢 ，
犹未 晚 也 ，查 总 比 不 查 好 。
可坐 在 车 上 颠 了 那 么 一 会
儿，心 里 又疑 惑 起 来 。像这
种严 格 的 检 查 ，是 全 省 乃 至
全国 的 客 车都 为 之呢，还 是
仅仅 局 限 于 出 事 的 这一段 线
路？如果 全 国都 检 查 ，有 没
有那 么 多 的 人 力 ？远 离 事 故
千百 里 外 的 人，会 不 会重 视
这件 事 ？如果 只 检 查 这 一
路，那 岂 不 是 自 己 哄 自 己 ，
谁能 保 证 其 它 地方 的 客车 不
超载 、不 出 事 ？

去年 大 兴 安岭 火 灾 ，一 时 全
国各 地 防 火之 声 不 绝 于 耳 。后
来，列 车 失 火，凡 旅客 行 囊 挨 个
儿检 查。但 近 来喊防 火之 声 已松
懈，而 行 李 也 不 见 检 查 了 。或许
是我 乘车 甚 少 ，有 以 偏 概 全 之
嫌。但 人们 的 心理 已 经 松 懈，该
是不 容 置 疑 的。倘 若 明 天 某 地 因
某种 原 因 又 发 生 了 X灾 祸 ，那 么
全国 各 地 的 防 X指 挥部 办 公 室之
类一 定 又 会 林立，又 不 知 需 动 员
多少 人 力 物 力 来 “亡 羊 补 牢”。

如此 种 种 真应 该 冠 以 “一 阵

风”现 象 或 “一 阵 风”效 应 了 。
没出 事 时人人 皆 大 欢 喜，一 出 事
个个如 临 大 敌，那 么 有 关 方 面 早
干什 么 去 了 ？规 章 制 度 不 是 没
有，各 种 防 患 于 未 然 的 措 施 恐 怕
也不 是 难 到 不 可 解 决 。

刮风之 害 还 不 仅在此。社 会
上那 些 干 坏 事 的 ，违 法 犯 纪 的
人，就常 常 这 样直 相 告知 ：喂 ，

最近 小 心 点 儿 ，正 在 风 头 上
呢！关 于 抓 赌 的 时 候 ，赌徒
们就暂 时 罢 战 ，打 击 刑 事 犯
罪盗 贼 流氓之 类 便 暂 避 一
时。反正 他们 明 白 ，风 头 过
后可 照 办 不 误。去年 物 价 大
检查 ，很 是 热 闹 了 一 阵 子 ，
但检 查 之 风 刚 过，那 物 价 又
涨了 上去，而 且涨 得 更 多 更
快，大 约 是 为 了 弥 补 因 检 查
而遭 受 的 损 失 吧 ！查 处 官
商官 倒 ，是 大 快 人 心 的 好
事，相 信 会收 到 效 果 ，但 人

们又 有 些担 心 ，查 过之 后 ，该 撤
的撤 了 ，该 罚 的 罚 了 ，甚 至 该 关
的关 了 ，时 过境 迁，会 不 会 改 头
换面 又 冒 将 出 来 ？

一阵 风现 象 ，使一 些 人 学 会
了避 风 头 ，看 风 头 ，风 头 过 后 再
出头 ，也说 明 我们 这个 国 家 与 成
熟的 、完 备 的 法 制 社 会 差 距 尚
远。要解 决 这个 问 题，绝 非一 朝
一夕 。但 知道 了 一 阵 风 的 危 害 ，
从而 在 具 有 意 义 的 法 律 规 范 上 多
下些 功 夫，教 育 人民 学 会 遵 纪 守
法（这 个 “法”应 该 是 广 义 的 ）
尽管 眼前 的 效 果 可 能 不 太 显 著，
但从长 远 来 看 却 大 有 好 处 的 。

双鸥 杯 报 告 文 学 散 文 征 文
变味　（散 文 ）

曲明

我住的地方，是被
称作筒子楼的那种。二
十户人家，挤挤挨挨 ，
生活在一个狭长的空 间
里。到了 晚上 ，灯火 明
灭，颇似行进中 的火车
车箱，更有各种烹煮之
声不 绝 于 耳，使 “车
箱”里凭添了 几分 过家
家似的 温馨。初来乍 到
的却 不 习 惯 ，想 到 自 己
的入 口 之物要接受众人
的注 目 ，动作时难免遮
遮掩掩 ，象是要掩饰锅
中的羞愧。日 子久了 ，
到底就从容了 许多 ，逢
到做点好吃 的，也会吆
三喝四 的，唤临 家的孩
子一同 享用——但一定
要带了 碗来，为的 是让
其父母知道，免得落下
个空 头人情。这 自 然属
于小小百 姓 的 小 小 谋
略，却 也不失为一种上
好的外交手段 ，兼有长
于说道 的女人们 的你来
我往 ，感情便在不知 不

觉中 融洽。混得熟了 ，
信任也随之产生，谁 家
要出远 门 了 ，只 需将 钥
匙朝邻居手里一 丢，嘱
一声：“帮 我 照 看 一
下。”十天半月 的，丝
毫也不用 担心。日 常小
事，则更显得大度。比
如拖 地，从来都没有 “
自扫 门 前雪”的 ，总 要
从自 家门 口 ，一直拖得
很远一截，趁便觑见谁
家的 锅开了 ，仍 不 忘喊
一声，唤主 人 出 来 处
置。到水房 洗涮，赶到
人多 时，免不 了 要排起
长队，那 占 着笼头的 就
格外 自 觉，一边不 停地
加快速度 ，一边转过头
来致歉：“对不起 ，我
马上就完。”等的 虽然
着急 ，脸上 却 尽 是 笑
颜，客客气气地答：“没
关系 ，你慢慢洗吧。”等
待，也仿佛 变得有 兴致
起来 。

哦，难得这一片平
和……

我时常 在想，究竟
是这狭小 的 空 间 ，缩 短

了人与人之 间 的 距离 ？
还是人们本来就恢宏的
胸怀，扩大了这狭小的
空间？

一日 ，有做官 的 搬
来，“车箱”里一时 间
有些肃然。男 的女 的 都
袖了 手看，看那做官 的
艰难地把家俱从楼下 搬
到楼上.原本是来 为伍
的，因 为有头上那顶 乌
纱，大家便 显 出 了 生
分。再拖地时，就只拖
到做官 的 门前，从不越
雷池一 步。不久，他发
现了 这个 秘密，特地做
了个大号 的拖 把，索性
连整个楼道 都 拖 了 一
遍。做官 的性坦，凡事
总乐呵呵 的，偶而在外
面碰 到了 “车箱”里 的
成员 ，打老远便递上张
笑脸，言谈 中也带 了 许
多亲 昵。渐 渐 地，他
被接纳
了，成
了“车
箱”里
名符其
实的一

员。大家都叫 他老马 ，他
的真实 身 分逐渐被淡忘
了……半年之后做官的
搬走了，住进了厂里特
意为 他调整 的 干 部楼。
“ 车箱”里遂 引起一阵
波动，人们似乎终于 明
白了，他是一位级别不
低的 领 导 呢！想起往 日
里在一起厮混的情景 ，
个个心里都怅怅的 ，并
伴有少 许 苦 涩。再见
时，就多 了 些拘谨，远
远地站住了 ，极 认真 地
唤一声：“马 ×长……”
声音却 不 雄 壮，似 在
请求对过去的 宽恕。

这位马 ×长呢，感
觉一点不佳。他就曾 向
我抱怨：“怎么 搞的 ？
为啥一搬 出 来 就 变 了
味儿？”

我也不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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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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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情

在
世
界
青
年
联
欢
会
上，

我

对
各
国
的
漂
亮
姑
娘
加
以
赞
赏。

我
对
法
国
姑
娘
说
：
“
小
姐
，
你

长
得
真
漂
亮。”
她
立
即
吻
得
我

满
脸
口
红
印。

我
对
美
国
姑
娘

说
：
“
小
姐，

你
长
得
真
漂
亮。
”

她
笑

答
：
“
我
太
高
兴
了
！
”

我
对
日
本
姑
娘

说
：
“
小
姐，

你
长
得
真
漂
亮。
”

她

低
头
说：
“
谢
谢。
”

我
对
中
国
姑
娘

说：
“
小
姐，

你
长
得
真
漂
亮。
”

她
歪

着
头
对
我
大
喊：

“
你
耍
什
么
流
氓
！”

（

严
阵
）

黄果树瀑 布 姚治 川

人生终点
——从火葬 场开始的 采访

刘业 勇　李忠效

一个不 朽 的 话题

当代世界最大 的陵墓

十多年前发生在 中 国的那件撼动人 心
又十分 自 然的事情，现在，又顺 理成章 地
变成了 我 们 这篇文 章 的一个话题 。

毛主 席逝世后，中 央决定为 他建造纪
念堂。1977年9月 9日 ，在毛主席逝世一周
之际，举行了 落成典礼，当 时参加纪 念 堂
设计组的W同志和M同 志笑着对记 者说 ：
这完全是那个年 代必然 中 偶 然的产 物。

这就是我们 现在所看 到的 这座四 四 方
方的庞然大物。它 实际是 当 代世界最大的
陵墓。今后，地球上也许不再会有如此 巨
大的个人陵幕，但有一位领 导 同 志不这么
看，他说，如果封建的个人崇 拜之火还不
熄灭的 话，不 是没有这 种可能 。

1 980年 8月 21—23日 ，邓小平同 志 答
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 ·法拉奇的提问 ，
在谈到建造 纪 念 堂 时 说：“粉 碎 ‘四 人
帮’后，建毛主席纪念 堂，应该说，那是
违反毛主席 自 己 的意 愿的。五十年代，毛
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 火 化，只 留 骨
灰，不留 遗体，并且不建坟墓。毛主席是
第一个签名 的。我们都签了 名 。中 央的高
级干 部 、全 国的高级干部差 不 多 都 签 了
名。现在 签名册还在。粉碎 ‘四人帮 ’以
后做的这些事，都是从 为 了求得比较稳定
这么一个思想 考虑的。”

关于死 的 现实
现在人们更加注重 死了，人们在衡量

一个 国 家的文 明 程度时，不再 忘 记 殡 葬
了。并且，把火葬者的 数量 占 死亡人数的
百分 比 当 作重要 因 素 ，除此之外，还有殡
仪馆 的 设施 、服务质 量 等 等。

在中 国的广州 、上海 、山 东 荣 城 等
地，也 已经开始倡导 将先人骨 灰 撤 向 大
海。北京八宝
山火葬场多 年
前就有人不 留
骨灰，致使火
化车 间后面的
山坡上无主骨
灰堆积如 山 。
越来越多 的人
生前 立 下 遗
嘱，必要时将
自己 的遗 体交
医生解 剖后 火化，并 将骨灰撒掉。中 国第
一所志愿献遗体接受 中 心 已 于1988年 1月
1 4日 在 河南 接受 了 第 一具尸 体 。

近期去世 的 叶 圣陶老人，三易遗 嘱也
被传 为美谈 。叶老 的遗嘱一共不过 130个
字。第一次写 于老人重病之时 的1979年12
月11日 ，老人嘱咐 家人丧事从俭，“只在
《 人 民 日 报 》自 费登个广告，告知相 识的
人，说我 跟 他们永别了。”第 二 次 是 在
1 980年12月 21日 ，老人补写 遗 嘱 中 写

道：“非但不要开追悼会，别的 什么会 也
不要开。像我这样一个平 凡的人，为我开
不论什么会都是不适宜 的。”第三次是在
1 984年 2月 12日 ，老人再 次 补 充 遗
嘱，表示要将 自 己的遗 体捐献 给 医 学 院
校（北京医院按照老人的遗嘱 已将老人的
遗体解剖完 毕 ）。

1 988年 5月 10日 ，我 国杰出 的文学家
沈从文 先生的
心脏匆匆停 止
了跳动。沈先
生的遗 体 5月
1 8日 在八宝 山
火葬场 4号 炉
火化，按照先
生生前 的一再
嘱咐，死后没
有举行任何 仪
式，没 有 宣

传，没 发 消 息 。
当然，对于大多 数中 国人来说，目 前

还不能做到不举行任何 仪式 、不留 骨灰 。
于是现在面临 的是骨灰盒的 存放问 题。由
于位 置有限，存放也是严格按 职 务 划 分
的，所 以 ，很多 同 志夫妻的骨灰盒不能放
在一起 ，如 陈毅 同 志的 骨灰盒和张茜的 骨
灰盒就不 能放在 同一个寄 存室里。有些老
同志生前 也有过夫妇二人存于 一 处 的 愿
望，但却不 能实 现。我们 曾 就 此问 题 询问

过骨灰堂 的有关 同 志，答 曰：“骨灰堂是中
组部掌 管的。”

在最近召 开的政协七届 一次会议上，政
协委员 华 君武 、常书鸿 、徐 肖 斌、孙瑛 、吴
冠中 、邵 宇、白 雪石 、张松鹤 、杨宪 益 、赖
少其 、黄苗 子11位委员 联名 递 交提 案，提议

“骨灰 由 火葬场处理，如果家属需 要，可 由
自己保管，不必存放公 墓或殡仪馆，不要撒
到大江河海 中 去。”（委 员 提 案0409号 ）

而人大代表 、华中 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
究所的杨葆焜 同志则在提案 中对火葬提 出异
议：1、随着 火 葬人数的增 加，大量能源被
消耗，焚烧一具尸 体，需要大 量燃油、电力
和柴 碳，不 很经济。2、火葬对周 围 环境的
空气污染 相 当 严 重 ，不利于居 民 的 健 康 。
3 、对死者家属 总造成一种不 安 的 心 理 影
响。他建议 ：改 火葬为深埋 土 葬 ，不 起 坟
包，改变千百 年来坟地荒 冢林立 的 凄 凉 景
象。死者家属在墓地上种一 棵 树，一 举 数
得：节约 能源 、平衡生态 、绿化环境 ，也有

“ 入土为 安”的心理慰藉。用 一种 易腐烂的
塑料做棺材，深埋两米 以 下。（人大代表提
案0315号 ）

当我 们 将要住笔时，我们 忽然惶 恐地感
到，我们 介入了 一个过分庞大的 话题——生
与死这个不朽的 话题。它 与 生俱来，与 死同
存，与人 共在。它浩大得无边 无涯，久远得
无穷 无尽 。

然而，在 当 代 中 国 的大潮滚滚 而来时，
这个话 题，早已应 当 像人 口 、教 育以 及许多
引入注 目 的 话题一样，登上大雅之堂，供全
民研讨议论。（完 ）


